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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托马斯·莫尔及“乌托邦”

王 力
(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使用“乌托邦”指代、批判、讽刺那些脱离现实的空幻的社会主义思想，如小资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他们对托马斯·莫尔的关注主要体现在曾多次引用《乌托邦》中

的“羊吃人”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等这些观点，论证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贫苦大众的生活惨状，揭露资本主义的

罪恶。在《乌托邦》中，托马斯·莫尔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现象，进而实现人人平等的思想直

接或通过后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著作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创作。
关键词: 乌托邦; 空幻社会主义;“羊吃人”; 私有制

中图分类号: D091．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 2016) 05 － 0029 － 04

Thomas More and His Utopia in the Context of Marx and Engels

WANG Li
(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Abstract: In the writings of Marx and Engels，the word“Utopian”or“Utopia”usually refers to
those unrealistic and fantastic socialist ideas ironically and critically，such as petty － bourgeois social-
ism，“true”socialism，etc． Marx and Engels’showing their concern on Thomas More mainly mani-
fests in quoting“the man － eater sheep”many times and concerning about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it，they prove populace’s life pitiful condi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
ital，and expose the evil of capitalism． In Utopia，Thomas More portrays an earthly paradise，i． e． the
island of Utopia，where there is no exploitation，no social inequality，and no injustice． This earthly E-
den also influences the formulation of Marx and Engels’s ide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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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影响极其深远。他

创造的“乌托邦”一词成为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向往而又无法实现的理想的代名词和日常用语。托马斯

·莫尔的思想“不仅对后来的一连串的乌托邦而且对社会改革的整个趋势都是一种激励”。［1］( P270) ) 它不

仅直接影响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哈林顿的《大洋国》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史上

的力作，而且还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理论成果，他们多次使用“乌

托邦”讽刺当时那些不切实际且带有空幻色彩的社会主义流派，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



会主义等。在论证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过程中的掠夺、剥削等残酷现象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引用了

莫尔“羊吃人”的相关思想，以此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中对私

有制的否定等思想则直接或通过后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著作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创作。

一、马克思、恩格斯大多把“乌托邦”作为空幻想法的代名词和批判的对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生的理论创作中多次使用“乌托邦”，但在不同时期其用意又有所不同。在早

期的论著中，作为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把“乌托邦”视为梦想和不切实际的空幻想法，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论述德国的出路时，马克思指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

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

想”。［2］( P14) 这是他们最早使用“乌托邦”一词，马克思在此将“乌托邦”与“梦想”①等同，意在阐明处于与

英国和法国不同历史方位的德国采用局部政治革命的办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采取修修补补的改良措

施无法解决拖着长长的封建尾巴的德国问题，必须向德国制度开火，只有进行整体革命才能把德国从封

建桎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当后来专注于创立自己的思想大厦时，他们以“乌托邦”讽刺、批判当时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

流派，将“乌托邦”视为空幻梦想的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在《神圣家族》中，他们使用了“乌托邦”或“乌

托邦的”，讽刺、批判蒲鲁东等人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

者”，这些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单单引用魏特林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就说并不存在任何别的

共产主义。假设如此，那托马斯·莫尔、欧文等这些共产主义的前辈们“也许会惊讶得在坟墓里翻一个

身”。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了一个惊人的比喻论证“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实质都是资产阶级的空论家。
1848 年 10 月 29 日，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中使用“自诩

为革命者的乌托邦主义者”，［3］( P525) 批判以黑克尔为代表的表面上看似很革命，实质上是脱离实际的空

想家。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分析了法国 1848 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等重

大事件后，出现的各种自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如把“废除保护关税”、“整顿国家财政”、“自由输入外

国肉类和粮食”②等要求作为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

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

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 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

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

想”。［4］( P166) 马克思在此揭示了各种自命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划清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各种空论的和伪

装的社会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张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不是局部的改良，而是通过不断的革命实现“无

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他认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生产

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

的必然的过渡阶段”。［4］( P166) 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人从剥削与被剥削、雇佣与被雇佣的社会

关系中解放出来。在 1885 年《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在回应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及其信徒宣

扬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时，指出洛贝尔图斯关于资本的观念是乌托邦，“他把剩余价值搞成乌托邦

的做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无意中进行了批判”。［5］( P23) 在此，恩格斯表达的是洛贝尔图斯关

于资本的研究未能触及资本的本质和由此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而马克思则发现了资本作为资本

主义社会的本体及其支配地位。在《共产党宣言》1890 年德文版中，恩格斯专门加了一个注释，指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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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中，该句被译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

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1995 年 6 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中，就将“乌托邦式的空

想”改为“乌托邦式的梦想”。
有关当时出现的各种空论的社会主义的具体阐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的第 164 至 167 页。



年他和马克思共同批判的卡贝所描绘的伊加利亚就是“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4］( P64) 总

括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用“乌托邦”指代远离社会现实的空论的社会主义思想。除此之外，他们

还曾研读过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二、马克思、恩格斯重点关注托马斯·莫尔及《乌托邦》中“羊吃人”的社

会问题

历史地看，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不仅仅是为了构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而又极具吸引力的美好

国度，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对英国乃至欧洲封建专制社会，以及萌芽时期资本主义原罪的批判，引起亨

利八世的关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文中，莫尔借拉斐尔之口简要且深刻地揭露英国资本主义发迹

之初“羊吃人”的悲惨社会景象。“‘你们的羊，’我回答说，‘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

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6］( P21) 依靠纺织业发家

的英国新兴阶级为加快聚敛财富的步伐，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圈地运动，运用欺诈和暴力手段把农民从赖

以生存的土地上赶走，造成大量贫民流离失所、穷困不堪的悲惨状况。莫尔依据资本主义降生时期的丑

态和给社会带来的剧痛，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掠夺、压迫、奢侈的本性。这是后人摘引莫尔思想最

多的内容，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莫尔的原由。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育史，特别是揭露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时多次引用托马斯·莫尔

“羊吃人”的观点，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1846 年底到 1847 年初，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

主义》中叙述格律恩的观点时，指出格律恩“同样又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摘录了大量的话来说

明‘革命的意义’，而关于这本书又解释说，这本书有先见之明，在 1516 年就极其精确地描绘了正好是

‘今天的英国’”。［7］( P250) 在此，恩格斯主要意图是批判格律恩混乱的人权学说，指明格律恩的主张即使

引用了社会主义的相关思想，但仍不具有革命意义。1853 年 1 月，马克思在《选举———财政困难———萨

特仑的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中指出:“我们刚才所叙述的苏格兰‘圈地’的过程，在英国是十六、十七

和十八世纪发生的。还在十六世纪时，托马斯·莫尔就曾对这一点大鸣不平。”［8］( P575) 可见，当时马克思

和恩格斯都已经关注并研读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阐述资本原始积累时多次引用了莫尔《乌托邦》中的观

点。他指出“把大法官福蒂斯丘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楚的看见

15 世纪和 16 世纪之间的鸿沟”。［9］( P826) 在脚注 193 中马克思说“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

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吃人’”。［9］( P827) 在脚注 221a，马克思摘录了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

书的一大段话①用来说明当时的英国由于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无家可归，最终不得不冒着被处死的巨大

风险去行窃的残酷历史景象，论证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泪史。
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恩格斯认为“迄今为止是暴力———从现在起是共同社会。纯粹善良

的愿望，‘正 义’的 要 求。但 是，托·莫 尔 早 在 350 年 以 前 就 已 经 提 出 了 这 个 要 求，始 终 没 有 实

现”。［10］( P364) 上述事实表明，恩格斯对莫尔《乌托邦》中主张正义和平等的要求是给予肯定的; 同时也认

为莫尔虽然提出了“正义”要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发育成熟之

际，才有了实现人类正义的巨大可能。
1891 年 4 月 30 日，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高度评价了托马斯·莫尔的历史贡献。他对

考茨基说:“关于你的《莫尔》一书，我在给腊韦的信中写了如下意见。‘考茨基的《托·莫尔》对各新教

国家的，特别是对英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论述，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而且有很多独到之处。在对当时历

史条件的这种总的论述的背景上，托·莫尔个人是作为自己时代之子出现的。’”［11) ］( P79) 有关考茨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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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摘录《乌托邦》的内容参见《资本论》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845 页。



的《托·莫尔》的评价和翻译等事宜，恩格斯与考茨基有过多次书信往来。在这封信中，恩格斯不仅给

予《托·莫尔》以较高的评价，而且第一次赞扬托马斯·莫尔，这充分表明恩格斯对这位社会主义思想

创始人的高度尊重。除了他们多次引用《乌托邦》中关于“羊吃人”的相关思想外，其中废除私有制、主
张劳动平等的独到见解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

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

《乌托邦》之所以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不仅因其构建了一个令人向往、与后来社会主义者

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存在整体契合，而且其中对导致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的激烈批判影响更加深远。否定

私有制是莫尔《乌托邦》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 “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

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6］( P43) 这是直接影响后世各类社会主义者的最主要的

理论主张，无论哪一派的社会主义几乎没有不以否定私有制为基础的。“乌托邦思想家是新思想的源

泉，正如许多重要作家所证实的那样，可能也是现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哲学以及以之作为基础的有关

运动之奠基人。莫尔的《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连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已成为所有社会主义者寻求

其许多基本原理的源泉。”［1］( P286) 莫尔否定私有制、反对人剥削人，主张全体国民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

动成果的思想，不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吗?!

恩格斯在梳理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及其实践基础时，把莫尔的乌托邦视为社会主义的起源。在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暴动，产生

了相应的理论表现; 在 16 和 17 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 18 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

义的理论( 摩莱里和马布利) ”。［12) ］( P525) 作为由对当时社会弊端的深刻反思描绘出的理想社会，托马斯

·莫尔被视为空想共产主义的先驱当之无愧。恩格斯接下来要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消灭阶级特权

和阶级差别的新社会，这个新的国家首先是把私有财产转化为国家财产。虽然恩格斯直接的理论来源

是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的思想，但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基础都来源于托马斯·
莫尔的《乌托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消灭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同

样受到托马斯·莫尔的影响。
五百年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不仅已经对所有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而且将继续对人类追求未来美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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